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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广货》

作为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看
广东”重大时代命题的著作，《天
下广货》创新构建1.0规模制造、
2.0品牌精品、3.0生态智造三阶
演进理论，呈现广货从轻工崛
起、北上突围、全球转型、数字变
革到新质赋能的成长轨迹。全
书依托权威产业数据与标杆企
业案例，从产业蝶变中定义广
货，从改革洪流中解码广货，从
文明鼎新中探寻广货，融史料厚
度、学术深度、实践价值于一体，
为“广货行天下”行动与区域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历史镜
鉴与实践指引。

一 位 昆 曲 表 演 艺 术 家 的
创 作 之 旅 ，一 段 跨 越 时 空 的
精神求索之路。本书记录了
昆剧《顾炎武》从无到有的诞
生 过 程 ，再 现 作 者 柯 军 如 何
慢 慢 步 入 顾 炎 武 的 内 心 世
界，生动诠释“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时代回响。“亭林
精 神 ”借 由 昆 曲 的 艺 术 表 达
方式，真正走出历史典籍，步
入 大 众 视 野 ，直 观 呈 现 中 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

13 读吧 2026年7月18日
本版编辑/李胜男

我住王庄
文/何玉茹

我住第13层，向上还有13层。
电梯很慢，吱吱呀呀的，就像一

台快用到尽头的老机器。但十三层
以上的人总显得比我有耐心，他们
气定神闲地站在电梯里，看也不看
显示楼号的数字，有的甚至眯了眼
睛，要在这里睡上一小觉似的。不
然又能如何，总不能冲出电梯去爬
楼梯吧，我想。

这其实是座新楼，电梯里的装
修保护板还没拆掉呢。保护板上写
满了电话号码，有装防盗门的，有售
地板砖的，有上门安宽带的，还有修
锁配钥匙的……号码之间是块有屏
有声的拖把广告，一进电梯就能听
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买拖把，选大
卫！”定睛看去，原来是帅帅的电影
明星黄晓明呢。每回在电梯里看到
黄晓明都有点替他难过，就像一棵
绿草生长在一片荒漠里，又像一个
西服革履的人站在一片废墟里，可
笑的是，他自个儿对此却一点不知
情。

有时还会有大个头儿宠物岀现
在电梯里，一双凶巴巴的眼睛，面目
如同一条恶狼。只此也罢了，偶尔
还会将尿撒在电梯里，黄兮兮的一
片，刺鼻的气味儿冲天而起。

可那清洁工，在你需要的时候
永远休想找到他。尿渍在电梯里自
由发散着，电梯外的走廊薄薄地起
了层尘土，渐渐地纸屑、果皮什么的
也出现在脚下了，人们踩在上面没
了好脸色，脏话仿佛可以随时喷
出。有一天终于有人喷出来，小区
的空气立刻被搅动了，人们变得有
些焦躁，眼前像是闪了无数的火星，
随便一句脏话都可能将火星变成一
场大火。无数的人被裹胁进来，不
知不觉少了和气、谦让，见面就是戒
备、漠然的目光。尤其养宠物的人
家，一下子陷入了邻里的敌视之中，
稍不小心，骂声就响起来。反骂声
也自是不甘心地回应着，连宠物都
仗了人势，汪汪汪地叫个不停了。

正当你有些绝望时，清洁工却
意外地出现了。

原来是位五六十岁的老汉。就
见他口罩戴在下巴上，帽檐扯在脑
后，手上提了长把儿的笤帚和簸箕，
走几步扫两下，走几步扫两下，昂首
挺胸，头都不带低一低的，也不知他
是在走步还是在扫地。况且，就算
纸屑、果皮被他装进了簸箕，尘土
呢，尘土还巴巴地期待着呢。有人
看不下去，问他为什么不能用墩布
擦一遍？老汉却反问，你给发工资

啊？那人说，难道你这清洁工是义
务的吗？老汉哼一声说，都半年没
见到钱了，你说是不是义务？

人们才恍然明白，根源不在清
洁工，根源原来在发工资的人啊！

住在这座楼里的多是外地人，
每天开了车去六环以内的京城上
班，或者几十公里或者上百里，然后
再回到六环以外的王庄来。

对，王庄，这就是原本是一座村
庄的王庄。现在的王庄已经叫王庄
社区了。楼房是新盖起来的，由于
在六环以外，租金就比六环以内的
京城便宜了不少。甘蔗没有两头
甜，既是图了便宜，一切就得学会接
受，包括电梯的吱吱呀呀，包括随地
可见的宠物排泄物，包括永远蒙了
尘土的层层楼道……

站在13层楼的窗前，便可望到
王庄的旧址。那旧址的房子多已被
推倒，只剩了六七户人家，不知为什
么依然青砖红瓦地在废墟中挺立
着，到了夜里，会看见从低矮的房子
里显现出的微弱的灯光。有一天睡
到下半夜，忽然听到一声嘹亮的鸡
叫，紧接着更多的鸡叫起来，此起彼
伏，令我一时间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那个家家喂鸡、靠鸡分辨时间的年
代。小时候那也是个城郊地带，如
今和这王庄一样也拆了平房盖了楼
房，被称为社区了。全国一盘棋，此
城郊与彼城郊，虽远至千里，却步调
一致。

到了白天，从窗口望过去，就见
那几户人家房前都有块绿色的菜
田，菜田旁搭了洗过的衣服，房顶上
的烟囱冒了炊烟，各种颜色的公鸡
母鸡在田地里跑来跑去……看上去

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种菜的好像远
不止这几户人家，绿油油的菜田这
里一小块那里一小块的，星星点点
几乎布满了废墟中每一块可利用的
土地。庄上的树们也还没刨掉，郁
郁葱葱地站在废墟上，与大大小小
的菜田们遥相呼应。我老家的村庄
旧址，早已是一片有树有水有亭榭
楼阁的休闲公园了，眼前这旧址想
必也会变的，但当下还看不出一点
变的迹象。

☆ ☆ ☆ ☆ ☆
站在窗前，能看到的还有另一

景象，就是紧挨了王庄的旧址，有一
块麦场大小的场地，地面也和麦场
一样，是被人踩实了的土地。这里
的上午是安静的，下午就热闹起来，
从十三层楼望过去是一片花花绿绿
大大小小的遮阳篷，篷下熙熙攘攘
人头攒动，来来去去的人流在阳光
下就如缓缓而动的溪流。我已经多
次去过那里了，那是王庄唯一的菜
市场，日常所需的蔬菜、水果、坚果
以及肉类都可以从那里买到。

我想象，若将零零碎碎的遮阳
篷变成超大的能覆盖一整个场地的
大棚，就像许多地方的市场大棚一
样，前去逛市场的人就不怕风吹日
晒雨淋了。

这里的风是太多了，几乎天天
都有，有时来得快走得快，像是过
路的，打个招呼就走了；有时来一
天也不走，两天三天四天甚至更多
天地赖在这里。发出的呼啸很是
吓人，不要说在市场，就算关了窗
子躲在家里，呼啸声也直冲窗口，
仿佛一个歇斯底里的人要将窗玻
璃捣个稀巴烂似的。这倒也罢了，
可怜的市场上的卖家，却是要直面
风的歇斯底里的。就见一个个遮
阳篷被它来来回回推搡着，如同强
盗在欺侮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
人。有的遮阳篷还真被它推倒了，
连同支架连同摊位的主人都倒在
一处，主人说，这天真是疯了，疯了
啊！没倒的摊位也怕起来，立刻偃
旗息鼓，拔了遮阳篷，收拾了东西，
装进汽车或三轮车上。也就一会
儿的工夫，场地上就变得空空荡荡
的了，只剩了风自个儿，将地面上
的尘土吹起一回又一回的，老远看
就像起了狼烟一样。

我就想，即便不弄大棚，把土地
变成砖地或水泥地总不会太难吧。

……

（节选）


